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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召同志的学风

郝柏林4，$

（4!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 北京! 4%%4&%）

（$! 复旦大学理论生命科学研究中心! 上海! $%%5""）

! ! 我自从 4&’% 年代中期得以转学理论物理，就知

道周光召这位杰出学者和学长的名字- 然而，真正近

距离、面对面的接触，是从 4&66 年全国自然科学长

远规划会议期间光召主动找到我和于渌，建议共同

研究闭路格林函数开始- 这次长达八年多的合作，一

直延续到光召成为理论物理研究所的成员和领导之

后- 我不仅有机会同光召一起做计算，还曾两度协助

他做行 政 工 作：一 次 是 担 任 他 的 副 所 长（4&#5—

4&#6），另一次是接替他担任所长（4&&%—4&&5）- 从

多年来的亲身感受，我深知光召同志的学术作风，应

当在我国现今的科学界、首先是学术界的领导层里

大力提倡- 如今光召同志卸去了各种头衔，步入资深

院士行列，而我本人从来没有进入、现在更是远离学

术“官场”，确实到了应当把自己知道的一些事情如

实写给学术界、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时候- 这样做，估

计也不会再使光召同志过于为难-

4）! 当时设想的是规模很大的加速器，后来改变方案，成功建设了

现在的正负电子对撞机

4&66 年全国规划会议期间，我负责起草物理学

规划的总纲- 当时对于我国要不要建设高能加速器、

应当搞什么样的加速器，有许多不同看法- 4% 月 44
日上午举行物理学大组全体会议，约有 4’% 人参加，

由我介绍“总纲”草稿- 此时头一天晚上邓小平会见

美籍华人加速器专家邓昌黎，拍板决定搞大加速

器4）的消息已经传到会场- 当我走向讲台时，坐在第

一排的周光召拉住我的手说：“关于高能加速器，现

在指挥员已经下了决心；因此不是搞不搞的问题，而

是如何减少损失- 你讲话要注意些- ”于是我特别说

到，“要使我国的高能物理和加速器事业成为屹立

在青藏高原上的珠穆朗马峰，而不是人为地放在百

尺杆头的一朵鲜花- ”不过，讨论中还是有人不明白

我的用心，批评我“美化加速器”- 4&&% 年秋，光召曾

就另一件事对我说过“要注意减少损失”；我希望将

来有朝一日能公开说明事情原委-
4&#5 年，周光召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他坚持每星期到所里与两位研究生讨论- 当时理论

物理所设在中关村第一小学对面的临时平房里，研

究人员都没有办公室- 我们为光召准备了半间小屋，

以便与学生见面- 这两位学生或许是当时所里压力

最大的年轻人，因为其他导师未必每周同学生见面-
带完这批学生，光召就没有再招收研究生，也没有再

用“博士生导师”的头衔- 他发表文章的数目急剧减

少，直到停止发表理论物理的研究论文- 这与目前某

些学术官员“官”越大“文章”越多，“学生”也越多，

还到处打出“博士生导师”旗号的不正之风，成为鲜

明对照- 我想，正是因为自己的严肃作风，光召同志

才能够在 $%%’ 年全国科协乌鲁木齐年会期间，理直

气壮地对记者们说，做官和做科学研究不能兼得- 为

了做好科学院的领导工作，周光召在自己的科学研

究领域是做出了明显牺牲的-
理论物理所内许多同事，看到某些已经颁布的

国家级和部委级的奖励项目质量不高，大家对评奖

兴趣不大- 建所数年，学术委员会没有向院里推荐过

一篇论文去评奖- 然而，什么提职提级、退休工资、研

究所评估，越来越多的事情同获奖挂钩，开始涉及研

究人员的切身利益和研究所的经费数量- 我不得不

多次向光召说明情况，建议开始考虑推荐评奖项目-
直到有一次我告诉他，某所某人的某项目也得了个

什么奖，光召才松口说，看来我们也得考虑考虑这件

事了- 所学术委员会还是做了个尊重本人意愿的决

定，只要本人不赞成就不推荐- 这项规定首先用到了

光召自己参与和倡导的闭路格林函数研究成果上-
前面提到的那项长达八年多的合作研究，到 4&#% 年

代末，已经有了广泛的国际反响- 所学术委员会几度

准备推荐到院里评奖，光召却说，“ 我担任着院、所

领导，叫人家怎么评？”

这组工作一直拖到光召卸去科学院长职务之后

的 4&&& 年，才获得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和 $%%%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恰好 $%%% 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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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454 研究所为理论物理所“ 四人帮”（ 周、苏、郝、

于）62/3 年发表在国际综述杂志上的长篇文章0）颁

发了“62/6—622/ 年度经典引文奖”& 如果以发表那

篇综述文章来标志研究项目基本结束，那么，从项目

结束到推荐评奖整整过了 63 年& 这同目前有些“ 领

导”挂名实际上没有做过贡献的奖项，运用种种手

段影响评审过程，真是泾渭分明！

62/3 年前后，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曾是一处

不断产生科技改革“经验”的地方& 那位后来流落海

外成为“民运分子”、最后客死台湾的所长，把五十

多位研究人员“挂”起来，弄得人心惶惶、怨声载道&
理论物理所领导班子讨论这些“ 经验”时，光召说：

“理论所的改革要尊重人，不学物理所那套做法& ”

不久，院里许多研究所又兴起搞“ 承包”、办公司的

浪潮& 光召同志在所内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问，“ 科

学院能不能有一个研究所不办公司？”我说，“ 明白

了，那就是理论物理研究所& ”我们认识到自己是一

个从事基础研究的小所，没有什么典型性，可以“ 不

为天下先”& 理论物理所的改革，始终着意发挥研究

人员的积极性、创建安静的基础研究环境，没有来回

“折腾”&
62/7 年初，光召飞到合肥去宣读改组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领导班子的国务院决定，回来不久成为科

学院正院长& 院里提出科学研究的力量要投入经济

建设的 主 战 场，一 度 曾 设 想 全 院 只 留 下 8111 位

（639）研究人员从事基础研究& 海内外都有学者对

此表示担心& 我不知道光召自己怎么想，但曾向朋友

们解释说，这是“ 曲线救国、用心良苦”& 美国《 5+):
;,+;》杂志的一位记者就此采访我时，我笑着说：“如

果真正做到，那就好了；中国科学院历史上还没有过

639的人做基础研究的时候& ”.）

光召在担任科学院领导期间，从不为理论物理

研究所争取条件& 我深知他的这一特点，向来直接去

找院里其他的负责人或秘书长们解决问题& 这些人

是否考虑过光召与理论所的密切关系，我不得而知&
然而，我总是努力提出理论物理所特有的、不易被其

他单位“攀比”的理由来办事& 我曾向一位副秘书长

讨来 <1 万元，参加在北郊集资建设职工住房；在苏

肇冰接任所长之前，又到院里把这笔账“ 赖”掉& 这

些都是光召当时不知道的事&
一个基础研究、特别是理论研究单位的学术领

导人，如果自己不是一个身体力行、成绩卓著的学

者，就不可能在同事中享有真正的威望& 一般说来，

理论物理做得好的年轻人都比较善于独立思考和批

判思维，在许多外人看来是“ 调皮鬼”，不那么容易

接受“领导”& 就我的观察所及，理论物理研究所的

研究人员从不在光召面前“ 捣蛋”& 那根本原因，就

是光召的学术造诣令人心服口服& 记得在所学术委

员会上，光召不止一次不带片纸走到黑板前，随手写

出公式方程，指出症结所在& 有一位晋升研究员的

“提职报告”讲得很好& 光召在闭门讨论中具体指

出，虽然报告中用了很多新名词和概念，但是并没有

真正懂透& 然而，从鼓励年轻人着眼，光召还是开了

绿灯&
011. 年是发现 =>? 双螺旋结构 31 年& 光召精

心准备了一个以提倡交叉科学研究为主旨的公众演

讲& 有人认为一位物理学家不应当去讲自己领域以

外的题目，我倒觉得这是他作为全国科协主席份内

的事情& 记得在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礼堂听完报告以

后，我第一个提问题：“我想知道克里克和沃森上面

有多 少 局 长、处 长 管 着，多 久 对 他 们 进 行 一 次 评

估？”话音未落，全场鼓掌& 光召说，“ 掌声已经说明

了问题”& 这真是言简意赅的妙答&
在光召倡导下从事闭路格林函数研究的几年实

践，使我学到了不少东西& 有一次讨论广义朗之万方

程的右端位势项的系数矩阵，光召要我去分析这个

矩阵的基本性质& 我下了不少功夫，只能证明它是一

个一般实矩阵& 请于渌核算后没有发现问题，我们就

去告诉光召& 光召又请苏肇冰做了独立验算& 随后光

召指出，一般实矩阵分解成对称和反对称矩阵之和，

前者描述耗散运动，后者描述正则运动& 我们的进一

步分析表明，正则运动并不能完全通过位势表达；通

常用“手”加到广义朗之万方程中的“模模偶合项”

也是反对称的，也反映正则运动& 光召沉思一阵后

说，这就是量子场论中的 @*AB C D*E*!*F!) 恒等式&
这一结论包含在 62/1 年我们四人联名发表在《物理

评论》（G!HF)+*( I;J);%）的文章中<）& 两年之后，一位

美国教授在同一个刊物上发表了同样的结论，此后

这一关系还多次被重新发现&

0）- K& L& L!M’，N& O& 5’，O& P& Q*M，P& R’& G!HF& I;#"F& ，66/（6 S

0）（62/3）6—6.6

.）- 参看，5+);,+;，080（622.），.88

<）- T& N& N!M’，N& O& 5’，O& P& Q*M，P& R’& G!HF& I;J& ，O00（62/1）

../3—.</7

闭路格林函数实际上有三套& 一套用以写出同

量子场论高度一致的形式表述，一套用于实际积分

的计算，一套包含推迟、超前和关联函数，用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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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物理量- 计算高阶微扰时，三套函数都是高阶矩

阵- 4&5# 年春，我在一位病危同事的床边值夜班，用

几个晚上推导出三套函数的一般变换关系- 这堆繁

琐的公式，在苏肇冰手里化成了简捷美丽的对易和

反对易关系的嵌套- 我后来把这些关系用于非线性

响应理论和证明高阶关联函数之间的一些恒等式-
周光召和苏肇冰有着深厚的量子场论功底，我和于

渌在平衡态相变和临界现象方面有过一点经验- 周

光召决策把闭路格林函数首先用于动态临界现象的

分析，开启了有不少后继工作的研究方向-
记得有一次在讨论闭路格林函数的空隙，我想

起来 4&5" 年计算重正化群给出的临界指数高阶修

正项时，留在心里长期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 那时我

曾相当不规范地使用小参数展开和反展开，简单地

得出某些正确结果，但在推导中必须不能自圆其说

地假定某些量是“ 常数”，微分时不去碰它们- 于是

在最后发表的论文中，报告了我和于渌的骨架图展

开计算结果，只在文章最后简单提到另一种可能做

法- 我向光召请教，光召思考之后说，你计算的实际

上是 61//73 8 9:;13<0= 方程的系数，那些量被看做

“常数”是求偏导数的要求- 这就一语点破了我们的

工作与法国 >?7<03 组的广为人知的论文的关系（ 我

和于渌的文章只有中文版）- 我也因此下功夫钻研

了一番量子场论中的 61//73 8 9:;13<0= 方程，悟出

它其实是齐次函数所满足的尤拉方程推广到参数隐

含尺度依赖性的结果，不用量子场论也可以说明白-
光召同志十分聪明，同他一起工作虽然受益良

多，但也有失去了个人主动、天天当小学生的感觉-
于是我把这种感觉告诉了光召，随着他“陷入”科学

行政工作，我也逐渐结束了同他在理论物理上的合

作，自己走上符号动力学的独木桥，最终进入理论生

命科学领域-

附! 录

“ 人生能有几次搏”4）

———致全所研究生和研究人员

亲爱的同志们：

送上一份周光召同志 /&’5 年 $ 月到 4&@4 年 $ 月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期间发表的文章目录- 这是光召同志

$5 岁到 "4 岁时的工作- 提出粒子自旋螺旋态，建议赝矢流部分守恒，引入手征振幅等重要贡献，都属于这一时期-
我们每个人既然选了理论物理作为自己的毕生事业，就要立大志气，作大贡献- 唯一的办法是努力拼搏，重要的条件是精

神解放- 要从算文章多少、想提职提级、与身边不远的同行比高下等等限制我们发挥聪明才智的束缚中跳出来，想物理学中没

有解决的大事，碰那些困难的问题，敢于标新立异，出新思想，同时练就扎扎实实的手下算功-
所里与光召同志年纪不相上下或稍微年青些的几位同志，或许没有像光召同志作得那样多那样好，但也都曾在远比今天

困难的物质条件下奋斗拼搏过-
中国注定要在今后二三十年里富裕强大起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由中国人领导理论物理世界新潮流

的那一天终将到来- 希望我们的年青人拼搏得更好！

郝柏林

4&&A 年 " 月 " 日

4）! 周光召早年在杜布纳的合作者之一的 B- C- D1E)1F73=G，在 4&&" 年给我寄来一份光召在苏联工作期间发表的 "% 篇文章的目录，提议

组织学术活动为光召庆祝 @’ 岁生日- 由于光召不同意做寿，我就写了这封信，用这些材料对所内同事做了一番鼓励-“ 人生能有几次搏”是

我国第一位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4&"#—4&@#）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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